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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碑刻之所以兴起于汉代，其是该时厚葬之风兴盛的熏陶、儒家伦理思想的催化、原始宗教思想的感

染以及统治者兴礼乐宣教化的导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汉代碑刻边饰纹样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为：

云气纹呈现为典型的、定型化的纹饰形式；波状纹表现为碑刻边饰纹样的主体纹饰。碑刻纹饰表现出强

烈的舞动韵律感等。汉代碑刻纹样展现出了多样性的文化意蕴，即：充分体现了汉代的繁荣盛世；弘扬

了激昂向上的生命观；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等。但汉代碑刻纹样在呈现

积极性向上思想精髓的同时，也有着崇拜鬼神、受制于丧葬礼俗约束等方面的文化糟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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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stone tablets in China in the Han Dynasty is the result of the influence of heavy burial, 
the catalyst of Confucian ethical thought, the infection of primitive religious though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rulers to promote rites and music.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rder deco-
ration of stone tablets in the Han Dynasty are as follows: the Yunqi pattern is a typical and regular 
pattern of decoration; the wavy pattern is the main decor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edge pattern. The 
decoration on the stone tablets shows a strong sense of dancing rhythm. The decoration of stone 
tablets in the Han Dynasty showed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implications, namely: fully embodies the 
prosperity of the Han Dynasty; promoted the passionate and upward outlook on life; developed the 
cosmology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nature; presented a rich and colorful regional, etc. However, the 
decoration of stone tablets in the Han Dynasty not only showed the essence of positive and upward 
thinking, but also had the cultural disadvantages of worshipping ghosts and spirits and being sub-
ject to the constraints of funeral etiquette and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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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古代碑刻不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录和延续，而且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其丰富的

文字信息、精美的边饰纹样等，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本文仅就汉代碑刻边饰纹

样开始兴起的历史原因、艺术特征以及文化意蕴等做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2. 汉代碑刻的兴起缘由 

我国碑刻之所以兴起于汉代，其是该时厚葬之风兴盛的熏陶、儒家伦理思想的催化、原始宗教思想

的感染以及统治者兴礼乐宣教化的导向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厚葬之风兴盛的熏陶。早在汉初，由于受到秦王朝残暴统治和连年战争破坏的影响，整个社

会经济萧条，其墓葬形式主要实行的是薄葬，墓室大凡“以木椁墓为主，且陪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

极少有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1] (p. 86)。但“文景之治”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步恢复，太平盛世的

出现，以及受其墓葬礼制、祭祀习俗和孝道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厚葬之风初现端倪，至汉武帝时期

达到极盛。譬如汉武帝继位后翌年即开始建其寿陵——茂陵，该陵东西长达 430 米，南北宽约 414 米，

墙宽至 5.8 米，内且置有珍宝无数，“金银财帛尽㥷藏之”[1] (p. 86-87)。同时，伴随着厚葬之风的盛行

以及墓葬制度的逐步确立，碑刻亦成为墓葬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到了东汉后期，石质墓葬建筑发

展尤为繁荣，系列成套的石质墓葬建筑纷纷出现，譬如石阙、石人、石兽、石祠堂、石墓室、墓碑等。

“金石恒久不朽，以石材建构墓葬，追求的是一种永恒”[2]。其次，儒家伦理思想的催化。汉代建立伊

始，思想被奉为正统的统治思想，而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三纲”“五常”

之道。时至东汉时期，封建纲常名教得到进一步强化，“三纲”、“五常”甚至被列入国家法典。汉武

帝时开始实行举孝廉制度，即推举孝悌闻名者为官，到东汉时期更将其发展成为选举官吏制度固定下来。

正是受此制度激励，士大夫阶层注重名节的社会风气油然而生，竞相追求廉洁、孝行等。同时，这种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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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还表现为对其死去长辈的孝顺而一味追求厚葬，从而使得墓葬呈等级化发展趋势，且在碑刻中亦多有

体现，譬如碑石中的出行巡视、迎送宾客、饮食乐舞等图案纹样，无不都是儒家思想中礼制的生动体现。 
再次，原始宗教思想的影响。早在夏商周时期，人们即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天人观念的思想系统，

即天地之间，人、神、鬼共存，故而崇拜鬼神，并将祭祀作为其与鬼神交流的重要手段。时至汉代，鬼

神观念和祭祀思想已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盛行的社会信仰。例如(汉)司马迁在其《史记》卷 12《孝武本纪》

中曾记载：汉武帝“尤敬鬼神祀”[3]；又如(汉)应劭在其《风俗通义》中亦记载：民间百姓往往“财尽

于鬼神，产匿于祭祀”[4]。尤其是原始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其信仰的核心是神仙信仰和方术，即把

鬼神思想中的天神、地衹、人鬼中的三大神灵系统纳入其神灵体系，以追求长生不死，死后升仙。其用

于碑刻的表现形式主要为常青树、神兽、大傩图等，其目的是为了起到镇墓、辟邪、厌鬼等作用[5]。由

此不难看出，汉代碑刻艺术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与原始宗教思想的影响不无关系。 
复次，统治者兴礼乐、宣教化的导向。汉代帝王为了推行其儒家思想和伦理文化，致力于兴礼乐宣

教化，表行义礼风俗，以促使争做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社会风气的形成。特别是注重采取树碑立传的习

俗用以教化人民，推行儒家伦理纲常。故而其所树碑雕刻图像的人物既有古代圣王如三皇五帝等；又有

忠良哲人如周公、孔子等；亦有开国元勋如张良等；还有其他贤达名人与列子孝女等，这些碑刻人物大

凡放置于殿堂、祠庙、官署、府第、驿站等重要地方，以教化后人。《论衡》曾云：“周代勋德之文多

勒铭钟鼎，置之宗庙，汉代祭祖，由庙徂坟，故颂功之文以碑石代之金”[6]。 

3. 汉碑边饰纹样的艺术特征 

在汉代之前，青铜礼器上的纹样是以变体的动物纹为主，云雷纹等作为其辅助纹样，以祈望把人的

意愿与天沟通起来，主要是表达人与天的关系。而至汉代，因为正处于历史上的大融合时期，人们一方

面向往神仙生活，另一方面死后讲究厚葬，正是在这一思想的驱动下，汉代的碑刻纹饰大凡以表现升天

为题材，云气纹成为主要纹样，呈现出纹饰造型写实与浪漫想象相结合、纹饰轮廓线由旧有直线转化为

自由曲线等艺术特征。 
第一，云气纹呈现为典型的、定型化的纹饰形式。作为汉代的主要纹饰，云气纹一方面以线条的舒

卷起伏为表现形式从而构成形态大多为波状的曲线，或 s 形，或 C 字形等，不难看出这是在春秋战国卷

云纹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另一方面其出现与当时盛行的神仙之说有关。《庄子·逍遥游》中曾讲道：“不

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7]。正是由于有着这种强烈的成仙思想，人们

才将传说中的仙人所御飞龙与所乘之云气融合为一体，从而演化成为了云龙纹。再一方面它在很大程度

上也是受到当时漆器纹饰的影响所致。众所周知，汉代的漆器不仅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且亦是最重要的

手工艺品，其漆器装饰体现了汉代的审美特征，那些自由流畅且富于弹性的线条，婉转轻盈、刚柔相济、

变化多端、意境空阔，这种风格特点无疑对汉代碑刻纹饰产生了直接的、深远的影响。 
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云气纹成为汉代典型而定型化的纹饰形式。其基本特点主要是从静止的形式感

发展为动态的上升的流动感，其力量感和速度感均大为增强，呈现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势，凸显了鲜明

的时代特色。正如日本学者林巳奈夫切所说：“云气纹是随着叶片状纹样(叶片状卷云形式)诞生出来的，

另外，也有与龙体混杂的成分”[8]。 
第二，波状纹表现为碑刻边饰纹样的主体纹饰。波状纹又称环带纹和波曲纹，其早在西周时期即被

作为彩陶装饰中的主纹，因呈波状形上下起伏犹如一条连续的环带而得名。波状纹在汉代画像碑石中所

见较多，大凡作为边饰衬托主体纹饰，以使装饰画面显得丰富多彩。波状纹种类较多，根据其构图形式

和波状形态区划分，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一是环带状波状纹。当然，该种类别类具有一些局部的变化，

其环带状延伸或单线式或双线式或多线式。环带波峰的高度也有低有高，并进而呈现出的波纹亦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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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编绳状波状纹。这种形式以弧状交叉形成结绳向左右延伸，其在陶器、铜器、漆器中多见，运用范

围较为广泛。三是“S”形波状纹。此种形态与彩陶纹饰上的漩涡纹比较相似，呈“S”形节节相扣向左

右延伸。四是勾状波状纹，该种形态较之“S”形波状纹有些相似，但又有着很大的差异，即“S”波状

纹卷曲的弧度很大，而勾状波状纹则只是形同钩子一样相互衔接[2] (p. 47)。 
第三，碑刻纹饰表现出强烈的舞动韵律感。汉代的碑刻纹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汉代舞蹈审美的影

响，通观碑刻上的舞伎形象，一般表现为长袖细腰，翩跃飘舞。对此东汉傅毅曾在《舞赋》中描绘道，

“舞者艳若春花，清如白鹤”。而当代美学大师宗白华则又对傅毅的《舞赋》极口赞誉为“达到这样美

妙而高超的境界”[9]。从汉碑纹饰的韵律来看，其是以波动为主的、多种节奏变化的和谐统一，纹饰图

形灵动而大气。 

4. 汉碑边饰纹样的文化意蕴 

审视汉代碑刻纹样的创作主题，其文化意蕴的多样性跃然纸上，即充分体现了汉代的繁荣盛世，弘

扬了激昂向上的生命观，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等。但汉代碑刻纹样在呈

现积极性向上思想精髓的同时，也有着崇拜鬼神、受制于丧葬礼俗约束等方面的文化糟泊。 
首先，体现了汉代的繁荣盛世。在汉代，尤其是在汉武帝时期，其在经济方面，经过长期的休养生

息，社会生产力等各方面均已得到恢复和发展；其在政治方面，统一的中央集权得到了空前的稳定和巩

固。同时开疆拓土促进了民族融合，对外交流逐步扩大，诸如张謇出使西域首开丝绸之路等，由此国力

日渐强盛。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社会治安状况良好，其中如“因厚葬而被盗掘的现象大为减少”[10]。正是

这种繁华盛世的大背景，为碑刻艺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广阔的舞台。近年来考古学者在汉代的长安、

洛阳、南阳、淄博、邯郸等地发掘的大量汉画像石墓便是有力的佐证。汉代墓志动物纹样的变化多端，

表明汉人具有多样性的审美意识，碑刻上的花草和四神纹飘逸腾升的气势，不仅体现了汉人追求死后升

仙的思想，更加体现了汉代的繁荣昌盛之势。 
其次，弘扬了激昂向上的生命观。道教中关于“气”的这一观念，对汉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审美

观等方面都有着较大而直接的影响。道教将“气”作为界定生死的准线，《庄子》曰，“人之生，气之

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11]。这种道教“气”的观念在汉代墓碑中俯拾皆是，譬如《全后汉文》卷

77 中的《司徒袁公夫人马氏碑》即曾载道：“往而不返，潜沦大幽。……魂气飘摇，焉所安神?”[12]。
汉代墓碑正是通过顿挫有致的线条、气韵流畅的纹饰、回转激荡的艺术，展现了道家的审美意识和飞扬

激昂的生命观。 
再次，发展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董仲舒曾讲，“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13]。人们在汉代之前大凡认为人死后便变成了鬼，而鬼则另为异类，故一般鬼魂不但不会给人降临福祉，

反而还会作恶多端，“鬼害民阁行，为民不羊”[14]。正因如此，人们之所以祭祀鬼魂主要就是为了祈愿

避祸消灾。而至汉代，人们的鬼魂祭祀观念则有了新的发展，大量汉碑表明，人们祭祀亡者之魂，并非

完全是祈望神灵保佑攘凶避祸，而更多的则是为了寄托对于先人的哀悼追念之情。 
复次，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性。汉代碑刻因地而异，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在山东济宁一带，

因其曾是鲁国故地，亦为孔孟儒学发源之地，故尊孔尚儒之风甚浓。该地区碑刻画面最具特色的是描绘

历史名人以及忠孝节义的历史故事，其在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中尤为显现，诸如黄帝、神农、颛顼、唐尧、

虞舜、夏禹、秦始皇等历史人物以及老莱子娱亲、曾母投杼等历史故事。又如，陕西系我国道教发源地

之一，故该地碑刻道教风格甚为鲜明。其中陕西榆林地区在东汉时期曾为一富饶之农牧区，因此碑刻纹

饰反映农牧生活和自然景物的画面比比皆是。再如，河南南阳地区曾是东汉皇帝刘秀的枌榆之地，故其

碑刻纹饰最显著的特点是大量表现为日、月、北斗、彗星、仓龙星座、白虎星座等天文星相。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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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碑刻纹饰的地域性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无可讳言，汉代碑刻纹样亦有崇拜鬼神、受制于丧葬礼俗约束等方面的文化糟泊，其中鬼神

崇拜的巫术观表现尤甚。汉代曾是中国历史上神仙信仰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历史时期，由于如前所述，汉

代人认为人死后世界有天上和地下之分，且二者均为人世之间社会生活的另一种延续，因此帝王们大都

热衷迷恋于道家与荆楚巫术的神仙学说，往往疲于登山封禅，建造仙阁灵宫，借助燕齐方士，赴海求取

仙药，同时注重宅饰云气，以求招仙入室，亦或引魂升天。《后汉书·方术传》对此曾有记载：“汉自

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15]。再加上汉代受道家思想的驱使，

神仙方术及死后升仙等鬼神崇拜思想一度滋生发展蔓延，相信鬼神具有异于常人能力，支配生人吉凶祸

福。天神公正，人鬼难缠，故为求福避祸人们便形成了诸多与鬼神有关的习俗，其对于碑刻纹样影响至

深，人们往往将能够代表神灵鬼怪以及巫术等方面的纹样刻画于碑刻之上，以期达到驱赶鬼怪、祈求神

灵保佑的目的，从而慰藉恐惧之心理。诸如伏羲女蜗、夔龙凤鸟、神人怪兽、朱雀玄武等纹样元素，便

围绕着神话和吉祥寓意形成了各式纹样图形。 

5. 结论 

综上所述，汉代受儒家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其重死崇丧、厚葬父母以表孝心的观念较为浓厚，并

随之风行树碑勒铭，促使碑刻及其碑刻纹样价值观以及审美观得以极大发展和显著变化。大量史料充分

表明，在我国碑刻史上，汉代可谓是正式有文字以及纹样融合装饰的一个重要时期，即其在初始当以文

字出现，至东汉时期则碑刻装饰臻于完美。总体而言，其较之后世碑刻装饰的基本特征是以简约为主，

画像刻石的主题纹样一般装饰表现为或四神灵兽，或神话传说，亦或吉祥瑞物等，而辅助其边饰纹样的

一般则表现为几何纹、云气纹等纹样。而这些纹样装饰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为圆浑粗犷、古拙流动、朴

实神韵。当然，汉代碑刻纹样在不同地区存在着较大差异，譬如在陕西、河南等地，其碑刻大多表现为

以璃、龙、凤、虎、龟为主，而在山东等地，其碑刻则大多是以凤、龙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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